
第 30卷 第 1期 
2017年 1月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0l_30 No．1 

January，2017 

《白鹿原》与《百年孤独》鬼神观念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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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6) 

摘要：鬼神观念作为人类自古以来解释自然的思维存在，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和鲜明的地域性。《白鹿原》所体 

现的中国关中地区传统的鬼神观与《百年孤独》所体现的拉美地区的鬼神观，在人鬼二元关系、鬼神存在方式、幽 

冥相通形式和特殊意象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 ，又有显著差异。把这种异同置于各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 以比 

较，颇具现实意义。鬼神观念的变幻是 区域民间文化的反映，而区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思想意 

识。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两地都孕育 了相对保守的文化，而这种保守的文化心理也许阻碍了所在地域民族文化 

的现代化进程，但对文学来说，它却以奇异的色彩成就 了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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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释“鬼神”，日：“鬼，人所归为鬼。 

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神，天。神，引出万 

物者也。”又，《说文解字注》释“魂魄”，日：“魂，阳气 

也；魄，阴神也。阳言气，阴言神者，阴中有阳也。” 

魂主动，魄主静；魂统领精神，控制人的情感思维，魄 

统领肉体，控制人的身体感知、新陈代谢。由此可 

见，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鬼就是人死后的阴魂、阴 

气，带有一定的负面感情色彩；神是超 自然万物的创 

造者，包括人类祖先的魂灵，因其超自然的正能量而 

被人类所崇拜。人的躯体跟灵魂是分开的。钟敬文 

先生认为，人类最初的信仰是从自身开始的，如对梦 

境和死亡的不解，导致人们相信人是由肉体和灵魂 

组成的，灵魂附在肉体上，做梦、生病则是灵魂暂时 

离开肉体的反映，一旦灵魂离开肉体不归，人就死 

了，但是 肉体虽然腐烂 了，灵魂却能变成鬼或鬼 

魂。_1_1朗鬼神观念反映了人类最初的民间信仰，灵 

魂、山川、图腾无不如此。而鬼所生存的冥界的主宰 

者也就成为能够主宰人的生死的神。佛教传人中国 

后，注入了地狱和因果报应观念，对人施加的影响更 

强烈，也更令人恐惧。显而易见，鬼神是在人们的文 

化传统中形成的，是根据人们的价值观念来判断的， 

它们的象征意义离不开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而在同一个文化区域，文化群体的生存方式以及文 

化特性都是相似的，带有这个文化区域所特有的性 

质。鬼神观念也不例外。不同地域的文化群体创造 

了不同的适于其 自身的鬼神观念，即使生活在同样 

的大文化区域内，各 自的特性也千差万别。如在中 

华文化区内，中原文化、关东文化、巴蜀文化等又在 

不同的地理空间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文化系 

统。就鬼神观念而言，中国与西方就有所不同。在 

西方，鬼是魔鬼，恶鬼的意思，神就是指上帝 ；而在 

中国，鬼神一家。_2̈8 因此，鬼神观念具有鲜明的地 

域色彩。由于各地域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中外之间 

的鬼神观念也具有多样化的色彩，具备鲜明而丰富 

的可比性。《白鹿原》体现的是中国关中地区传统 

的鬼神观念，而《百年孤独》体现的则是拉美地区传 

统的鬼神观念。本文试图将这两部名著所体现的鬼 

神观念的异同进行比较，以期对中外文学名著研究 

和中外文化交流有所裨益。 

一

、《白鹿原》所体现的鬼神观念 

《白鹿原》所体现的鬼神观念是属于中国关 中 

地区这个特殊地域的。自古以来，关中地区的巫神 

文化就很发达。位于关中地区的白鹿原所孕育的鬼 

神观念 自然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敬神畏鬼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鬼神是依据人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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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标准来评判的。人们普遍认为，神能给人带来 

福祉，鬼却给人带来祸患。鬼神已经不仅仅是单纯 

的名词，而是被人们赋予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中华民 

族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敬神畏鬼观念。 

在《白鹿原》中，几乎一切人为的或自然的灾祸 

都被看作是恶鬼作祟的结果，诸如战争、瘟疫、干旱 

等。人们基于对未知力量的恐惧以及 自身的孱弱， 

本能地将一切恐惧的因子都赋予鬼这个意象。鬼作 

为一种符号成了邪恶、堕落和恐惧的代名词，当地人 

对鬼怀有深度的恐惧和憎恨。白嘉轩最引以为豪的 

是他一生娶了七房老婆，而他的第六房老婆却梦见 

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五个女人，相貌特征跟真人吻合， 

成天担惊受怕 ，从此精神萎靡而死。而白嘉轩的前 

几房女人都变成了恶鬼，她们不停地在阳世作乱，给 

白嘉轩新娶的女人带来恐惧，以至于不得不请道士 

收服这些恶鬼。在人鬼不可调和的传统观念里，鬼 

带给人间的是骚乱和恐惧。在《白鹿原》中，鬼因被 

赋予了邪恶、低劣 、堕落的文化因子而遭到无情的憎 

恨，而神则是能带给人们光明和福泽的。这部作品 

中的神灵因为集中了当地人单纯而美好的信仰受到 

人们的崇敬。神是正义的化身，是被主流观念所认 

可并受到人们尊崇的；神鬼的矛盾对立也同样尖锐。 

所以田小娥死后要撒布瘟疫，引起人们恐惧，并要求 

人们为其造神庙。她费尽心机想由鬼变成神，就是 

想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重。 

白鹿原因一只白鹿精灵而得名。白鹿是当地民 

间传说中的神，是白鹿原的人们心中信仰的神鹿。 

在白鹿原上，只要白鹿经过的地方必定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白鹿能杀死一切毒虫猛兽，扶危救难，拯救 

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正能量。 

白鹿是人性的化身，也是民间文化的精魂。白鹿原 

上的人尊崇白鹿为他们的神灵，就是基于这样一种 

单纯而美好的信念。白鹿原上的朱先生也被尊为半 

神。他是白鹿原上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是当 

地人的精神导师，拥有传统文化认可的成神的所有 

潜在要素。他修白鹿书院教书育人 、搞禁烟运动、只 

身退兵、清廉赈灾、投笔从戎等一系列行为无不体现 

出他拯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的动机。他所体现的 

精神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 

神。_2 朱先生大义大勇，凭借只手之力，挽狂澜于 

既倒 ，把朱先生尊为半神是符合 中国传统文化认 

知的。 

(二)人死为鬼，灵魂不灭 

在远古时代，人们认为人死了灵魂是存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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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躯体和灵魂是可以分开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 

知，人们对生与死的理解也是具体的。生是肉体与 

魂魄的合二为一，死后肉体腐烂，魂魄脱离肉体而游 

荡。“能够超越人的肉体存在的灵魂 自然是不死 

的，人的死亡不过是灵魂脱离肉体到处游荡而已。 

这种灵魂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就产生了鬼魂、冥世、地 

狱、轮回转世等一整套体系。”_3_5 人死后，灵魂脱离 

出来，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佛家讲生死轮回，灵 

魂在轮回中得到永生；道家讲奈何桥，一碗孟婆汤让 

人忘记前世而重新投胎。所以，中国自古就有人死 

为鬼、灵魂不灭之说。 

在《白鹿原》中，白嘉轩的六房太太死后鬼魂一 

直纠缠不清，田小娥冤死后变成鬼魂报复当地人，就 

是人死为鬼、灵魂不灭的鲜明体现。白鹿原上的人 

们在祭祀祖先时，往往会摆上许多美味佳肴当祭品， 

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们也能在另一个空间享用这些 

美食。这既是白鹿原上的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灵魂 

不灭观念的行为反映，又是对 自己祖先的一种人文 

精神的祭奠和缅怀。在当地人眼中，鬼魂不是虚无 

缥缈的神秘事物，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对于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人们都会把自己的思想 

观念或意愿付诸鬼神。这既使鬼神具有超越常人的 

力量，又使其具有常人的思想和行为特征。 

(三)动物特殊意象之兴寄 

《白鹿原》塑造了一系列神秘的动物意象，如神 

秘的白鹿、恐怖的白狼、飘飞的蛾子等，无不带有神 

秘离奇的色彩。这些动物意象存在于人们的口耳相 

承的传说中，它们神通广大，或正或邪，总是在天有 

异象的时刻出现，具有毁天灭地的力量。这种描写 

体现了中国民间自古以来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心理 

现象。有学者认为，生活在农耕社会的人们，平时经 

常谈论的就是重复出现的怪声，飘浮不定的幻影，白 

马、白牛、白虎、白龙等或圣洁或污秽的形象，以及其 

他一些稀奇古怪的物象，它是构成中国民间神秘文 

化体系的一种独特的畸变的心理折射。_4_1 

在《白鹿原》中，神秘的白鹿精魂带给白鹿原人 

光明和力量，它所到之处一切灾难都将烟消云散，它 

是白鹿原人渴求安定和平的一个象征意象。而恐怖 

的白狼，一口咬断人的脖子，哪里有它的踪迹，哪里 

就血流成河。白狼身上散发的恐怖、神秘的气息，让 

人不寒而栗。可以说，白狼象征着邪恶，象征着流 

血，象征着恐惧。白狼这个意象所折射的恰恰是 白 

鹿原人对死亡、流血的恐惧和对时局不稳、草营人命 

的不安。而飘飞的蛾子，实际上就是田小娥死后的 



怨气所化。人已逝而怨难消，读之不禁令人黯然神 

伤。凡物皆具有灵性；以我为中心，万物皆着我色 

彩。这也许是中国人共同的思想感情倾向。 

(四)幽明相通 

幽明相通的常见形式是鬼魂附体。如前所述， 

中国古人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可以分开的，脱离了肉 

身的灵魂是不死的。不死的灵魂只要再找到一个载 

体(人或物)，同样能代表原来 的肉身行事。 在 

《白鹿原》中，田小娥将自己的鬼魂附在鹿三的身 

上，当白嘉轩准备去请法师制服她时，她又跑又躲。 

她通过鹿三的嘴诉说 自己的不幸。这样一个女人， 

到白鹿村不曾偷过别人的任何东西，不曾骂过任何 
一 个长辈，没有搡戳过一个娃，但白鹿村就是容不下 

她。她哭诉 自己的委屈，她知道自己不干净 ，可黑娃 

不嫌弃，跟黑娃过日子，村子里住不成，就搬到村外 

烂窑里住。族长不准进祠堂，她也就不敢去了。田 

小娥是一介弱女子，她手无缚鸡之力，却要承受生活 

的压力和整个社会对她的唾沫。“大呀!俺进你屋 

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棒棒儿， 

你怎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 

心⋯⋯”这无疑是田小娥这个弱女子借助鬼魂对整个 

封建社会的血泪控诉。这样的鬼魂附体是幽明相通 

的一种传统形式。鬼魂借助他人的身体，来倾吐自己 

的爱憎情感，表达自己的想法，实现自己的目的。 

幽明相通的重要形式还有托梦。当人醒着时， 

肉体与灵魂合一；睡着后，灵魂可以暂时自由外出活 

动，这便是梦。梦中能与死去的人谈话、共事，这就 

是灵魂之间的交流。[5]65梦能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 

中无法实现的愿望。由于梦的神秘感它常常被当作 

传统社会里幽明相通的一种重要形式。所谓的“托 

梦”就是如此。在《白鹿原》中，鬼魂、梦境等体现得 

较突出的是白嘉轩前五房女人托梦给第六房女人胡 

氏，田小娥托梦给她婆婆，白灵死时同时托梦给她的 

爸、妈和大姑妈等。人死了鬼魂的存在和梦可以相 

通，这是一种传统的幽明相通形式。借助梦境，活着 

的人可以和死去的人相会，而且还可以模拟现实情 

景，体验梦中的真实感，却不会对人造成任何形式的 

伤害和负担。显然，梦境沟通了世俗世界与人的情 

感世界。在梦里，人的情感可以尽情宣泄，而鬼魂也 

可以通过进入梦境来诉说其愿望。 

二、《百年孤独》所体现的鬼神观念 

《百年孤独》所体现的鬼神观念代表了拉美地 

区对鬼神的传统看法。这部作品中很多具有魔幻色 

彩的情节，均源于马尔克斯 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真实 

经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鬼二元和谐 

在《百年孤独》中，鬼魂并没有被人们刻意赋予 

或光明或邪恶的含义。人死后为鬼魂，而鬼魂作为 

另一种生命存在，似乎存在于另一种能量世界，自由 

穿梭，人鬼无害，由此呈现出一种高度和谐的状态。 

帕斯认为，在古代墨西哥人眼里，死亡和生命的对立 

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绝对。生命在死亡中延续， 

反之，死亡也并非生命的自然终结，而是无限循环的 

生命运动中的一个环节。[61213所以人可以坦然地面 

对死亡，死亡只是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生命在 

死亡中继往开来，灵魂只不过是脱离了本体的另一 

种生命存在。 

在《百年孤独》中，阿玛兰妲可以在一年前就早 

早得知 自己将要死亡的消息，甚至能够准确测算出 

自己的死亡 日期。她活着时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 

自己编织一件精美的裹尸布。那么平静，那么坦然 

而超脱地面对死亡。这是一种超脱了生死的状态， 

生与死、人与鬼在这里达到高度和谐。梅尔基亚德 

斯在天地之间纵横驰骋，返老还童，自由穿梭，几度 

变为鬼魂，又几度复活。何塞 ·阿尔卡蒂奥 ·布恩 

迪亚死后，鬼魂常常流连于他生前一直被捆绑的大 

树下，他亦能感知到人世间的一切。在这部作品中， 

人的生命形式体现出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人们对 

生并非显得十分留恋，对死亡也并没有显得特别恐 

惧，而是平静地面对生命的终结。或许在拉美地区 

人们的眼中，生命或灵魂常在，只是生命体在不同阶 

段所呈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二)鬼魂超脱永恒 

《百年孤独》中的鬼魂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它是 

超脱永恒的。它没有转世投胎或天堂地狱的说法， 

鬼魂是永恒的另一种生命体的存在。一切都能打 

破，包括其存在界限(生与死的存在界限如梅尔基 

亚德斯的几度复活，鬼魂与活着的人的存在界限) 

和能量因子(构成人与鬼两个世界的最小元素)。 

正如帕斯所指出的：“在古墨西哥人看来，死亡具有 

双重目的。一方面，人进人生命创造的过程，同时， 

作为人，偿还欠上帝的债；另一方面，供养社会生命 

和宇宙生命，而社会生命是由宇宙生命供给营养的。 

死亡是一面镜子，它能反射出生命在它面前做的各 

种徒劳的姿态。”̈6_2 似乎活着只是生命 的短暂停 

驻，而死亡却是生命的永恒。帕斯的说法不仅仅是 

墨西哥人的看法，也是整个拉丁美洲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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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百年孤独》中的梅尔基亚德斯。他在回 

到马孔多后，不过几个月便经历了一个急剧衰老的 

过程，很快就变为那类无用的老翁。他和老布恩迪 

亚游荡在幽灵般的卧室里，高声追怀美好的岁月却 

无人理睬，直到某天清晨死在床上才被人想起。而 

之后的一个星期四，在叫他去河边之前，奥蕾莉亚诺 

听见他说自己已经发热病死在新加坡的沙洲上。之 

后他又几次复活，几次通过鬼魂指点布恩迪亚的后 

代。在梅尔基亚德斯死后准备下葬时，老布恩迪亚 

都还在固执地相信他是不会死的。显然，作品中的 

这个梅尔基亚德斯是个不受生死界限约束，能够在 

天、地、冥三界纵横穿梭的人物。我们有时会突然发 

现他早就死在新加坡的一片海滩上，可是，他又一次 

复活于马孔多。当他在马孔多再一次死去后，那个 

不甘寂寞的幽灵还是会在这里出现，为布恩迪亚的 

子孙指点迷津。他身上有着无限神秘而奇幻的色 

彩，上晓天文，下通地理，了解过去，预知未来，马孑L 

多的历史被他记载在那一卷羊皮书中，也展示了布 

恩迪亚这个百年家族的命运。由此可见，《百年孤 

独》里的灵魂是超脱而永恒的，灵魂已经成为生命 

体的一种高级存在形式。孤独的灵魂在这里可以自 

由穿梭，毫无顾忌地往来于天地之间，传说中的“永 

生”在这部作品里得到了完整的演绎。 

(三)人鬼多元沟通方式 

在生与死，人与鬼的界限完全被打破的区域，人 

与鬼魂沟通便有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在《百年孤 

独》中，只有气质接近的人或一腔执念的灵魂才可以 

相互感应，直接交流。这种直接交流方式并不为气质 

不同的人所感知。可以说正是无限孤独的灵魂无限 

逼近的联系，才产生了这种独特的直接交流的方式。 
一 种是心灵感应式的直接沟通方式。例如，梅 

尔基亚德斯在死后变成鬼魂指点何塞 ·阿尔卡蒂 

奥 ·布恩迪亚的后代的时候，就是用一种心灵感应 

的方式相互沟通，其他人却视之不见。有时候，鬼魂 

也会主动上门交流。作品中有这样的情节：忍受了 

多年的孤独之后，那个被何塞 ·阿尔卡蒂奥 ·布恩 

迪亚刺死的仇人邻居的鬼魂主动找到了布恩迪亚， 

颤颤巍巍来到他的卧室，迫切希望与他交流。仇人 

的鬼魂屈死了好多年迫切地需要一个灵魂伴侣。而 

对阴间那种死亡逼近的强烈的孤独恐惧感与对生者 

的无限眷恋，最终使他放弃了仇恨，并对这位最大的 

敌人产生了怜悯与好感。 

另一种是身体感知式的直接沟通方式。死去的 

老布恩迪亚的鬼魂一直都在生前被捆绑的那棵棕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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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下，他会因受到外界的刺激而自言自语，仿佛常人 
一 样生活着。何塞 ·阿尔卡蒂奥 ·布恩迪亚的鬼魂 

在因浸泡了好多雨水而腐烂不堪的棕榈棚下打盹 

时，因上校的热尿溅在靴子上而被惊醒，更有惊醒时 

所说的一些难解的言语。 

在《百年孤独》中，人鬼之间还有一种间接的沟 

通方式。不过，这种间接的沟通方式在作品中不多 

见，如寄信的方式。这种交流方式就像是人世间远 

方的亲人，由于路途遥远，不便直接去看望他们，于 

是就托路人给捎个信、问个好。在人鬼沟通 中，生 

死、人鬼的界限被打破，鬼魂不再神秘，人鬼之间也 

不再彼此陌生，其沟通方式显得多种多样。 

(四)赋予事物象征意义 

在《百年孤独》中，一些奇特的意象十分神秘， 

却又耐人寻味。这些意象总是伴随人的生老病死， 

伴随自然的沧海桑田。这些特别意象在特殊的时刻 

出现，不仅显示出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征兆，而且是预 

言和象征。 

作品中的黄色总是给人带来厄运。例如，梅尔 

基亚德斯泡在碗中的假牙长出开黄色小花的植株不 

久就撒手人寰；族长何塞 ·阿卡迪奥 ·布恩迪亚去 

世，下了整整一夜的黄色小花雨；黄色车头的火车带 

来了美国香蕉公司的布朗先生，同时还带来了奴役、 

剥削和大屠杀。在马孔多的当地人看来，黄色意味 

着灾难和死亡，是孤独、消极、落魄、死亡的颜色。黄 

色作为一种灾难的符号，被当地人所憎恶。黄色在 

特定时刻出现，无不预示着人物的悲惨命运。 

作品中一些动物的意象也别具意味。例如，蝴 

蝶象征爱情，黄蝴蝶却象征爱情的悲剧。梅梅发觉 

在马乌里肖 ·巴比伦出现之前总会看到那些黄蝴 

蝶。梅梅在洗澡间里洗澡时，费尔南达踏进她的卧 

室，偶然看见卧室里的蝴蝶密密麻麻，数量多得几乎 

令人窒息。也就是在那天晚上，马乌里肖 ·巴比伦 

被守夜人一枪放倒。而此时的梅梅则在蝴蝶与蝎子 

的环绕中，痴痴地等他。这里的蝎子象征恐惧和不 

安。在蝎子与蝴蝶的环绕中，梅梅内心深处充满了 

不安和恐惧。这两种意象的搭配恰恰预示了一种悲 

剧的爱情结局。在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万物有 

灵”[5165观念的引导下，一切生物在荒诞中都被赋予 

了人的特殊象征意义。 

三、《白鹿原》与《百年孤独》鬼神观念的 

比较 

中国和拉美国家一样经历过漫长的苦难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从多重浩劫和苦难中挺立过来的这 

段特别痛楚的历史经历，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所 

描绘的哥伦比亚历时百年惨遭外来殖民文化野蛮统 

治和强烈冲击的民族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4 而 

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文化发展的共性之外，不 

同区域的文化还具有各 自不同的个性 ，鬼神观念也 

不例外。白鹿原属于中国关中地区，而关 中地区靠 

近古代帝都 ，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兴盛之地。无论 

《自鹿原》中的民俗民风，还是陈忠实创作中所体现 

的心理气质，均可看到区域文化的影子。而《百年 

孤独》中那种神秘魔幻的鬼神色彩同样具有拉美地 

区鲜明的区域特征。可以说，地域文化是孕育作品 

的土壤。 

《白鹿原》与《百年孤独》中所表现的鬼神观念 

的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中地区和拉美地区都具有根深蒂固的 

“人死为鬼、灵魂不灭”的观念。人的死亡并非就是 

生命的完结，人死之后，肉体不复存在，而灵魂却继 

续存在于另一时空，并作为另一种生命体的存在对 

活着的人施加影响。这种灵魂不灭的观念深刻地影 

响着当地人的生活。《白鹿原》中的人们通过一系 

列祭祀活动来慰藉自己祖先的亡灵就是这种观念的 

典型例证。《百年孤独》更直接，人的鬼魂可以永恒 

存在，并纵横来往于任何时空，这里的鬼魂已经和活 

着的人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生 

命存在。灵魂不灭的意识，使他们在生与死之间得 

到了超脱。 

其二，鬼魂具有人的情感思维，与生活密不可 

分。无论是在《白鹿原》还是《百年孤独》中，鬼神都 

是具体可感而非抽象的。鬼神同人一样，具有思想 

感情和爱憎观念。在当地人眼中，鬼魂不是虚无缥 

缈的神秘事物，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无论是鬼魂托梦，还是一些人间灾难，《白鹿原》中 

的一切灵异事件都能从鬼神的活动中发现端倪。而 

《百年孤独》不仅将鬼魂的活动作为一种生活常态 

来看待，而且让鬼魂和人直接进行交流，打破了一切 

存在的界限，更为具体可感。 

其三，无论是关中地区还是拉美地 区都信奉 

“万物有灵”的观念，不同的东西都被各 自地区的人 

们赋予其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白鹿原》中将白 

鹿奉为当地人的保护神，将白狼看作杀人狂魔，体现 

了人们在战乱和瘟疫肆虐下朝不保夕的生存状况， 

以及他们畏惧暴力，害怕死亡的心理状态。这也正 

是在原始的本能下人们因无法摆脱 自身的生存困境 

而产生的变形反应。《百年孤独》里也往往有一些 

奇特的意象，它们神秘而又耐人寻味。这些特别的 

意象在特殊的时刻出现，伴随人的成长和死亡，伴随 

整个世界的沧桑巨变。作品中有象征爱情的蝴蝶， 

象征邪恶与恐惧的毒蝎，象征死亡的黄颜色，象征 

毁灭的猪尾巴，更有村庄被黄沙吞噬，万物被蚂蚁 

蚕食这样的毁灭结果。所有这一切都使拉美地区 

变得无限古老而又神秘 ，万物有灵更被演绎到魔 

幻的极致。 

而《白鹿原》与《百年孤独》所表现的鬼神观念 

的个性，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在人鬼二元关系上，《白鹿原》所体现的关 

中地区的传统鬼神观念在整体上呈现一种对立的姿 

态。人死为鬼 ，死而不可以复生，这是生与死的对 

立；鬼为恶佞 ，作祟人间，人鬼对立，几乎不可调和。 

人死为鬼后不能直接复生，才有转世轮回之说。所 

以关中地区的古老习俗造就了这样的现实，鬼被贴 

上了一个邪恶的标签，当人鬼矛盾激化到一种不可 

调和的境地时，驱鬼师的普遍存在就成了这种人鬼 

对立的典型代表，消灭恶鬼也就成为驱鬼师们的职 

责。而《百年孤独》所呈现的拉美地区的人鬼关系， 

则是 自然而协和的。人鬼相安无害，和谐共处，鬼魂 

并没有被贴上恶的标签。生命在死亡中继续，灵魂 

是生命的最高形式，是生命的延续。鬼魂自由穿梭， 

与人和谐相处。这种人鬼关系呈现出高度的协和状 

态，与关中地区的人鬼对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是在鬼神的存在方式上，无论是《白鹿原》还 

是《百年孤独》所展现的鬼神，即使它们拥有同人一 

样的思维和情感，也无不存在于另一个宇宙空间。 

但《白鹿原》中的鬼神，人无法直接感知它们的存 

在，需要借助于一种外在的形式(梦、附体等)，而 

《百年孤独》中的鬼神，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感知它 

们的存在，无须借助外在的形式，通过意念就可以相 

互沟通。无论合理与否，这种鬼神存在方式都是 自 

然而协和的，没有因人鬼混杂而显得突兀。 

三是在幽明相通的形式上，《白鹿原》中唯一的 

形式是间接沟通，包括鬼魂附体和托梦。例如，田小 

娥死后附于鹿三之体，借鹿三之口控诉现实世界的 

罪恶，而鹿三被附体后的举止就跟一个忸怩的姑娘 
一 般。再就是托梦。田小娥死后托梦给鹿三媳妇， 

告诉世人是鹿三杀了自己。而在《百年孤独》中，幽 

明相通的形式就显得比较简单。鬼魂和人一样，就 

是另一种生命存在。人鬼可以直接交流，用意念进 

行交流。例如，梅尔基亚德斯与上校的意念沟通，其 

· 67· 



他人根本看不出来。另外，人鬼还可以通过捎信的 

方式进行间接交流，如阿玛兰妲临死前带走其他人 

送给去世亲人的信，就是一种间接交流的方式。 

四、结语 

中国和拉美地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不仅仅因 

为都有着几千年厚重的文化历史，而且在进入 l9世 

纪后，大洋两侧均经历了相似的被侵略、奴役、剥削 

的苦难，也有着相似的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 

放的斗争。中国近代痛楚的历史经历，与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描绘的哥伦比亚历时百年惨遭外来殖 

民文化野蛮统治和强烈冲击的民族历史很像，但我 

们却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所 

具有的厚重坚忍的独特性。《白鹿原》表现出来的 

鬼神观念是独特的、新颖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绵密 

的气韵和厚重的民族精神特质一脉相承的。[41147而 

《百年孤独》中的拉美地区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封闭 

的城市 ，固守的观念 ，这把沉重的文化枷锁深深烙在 

每一个拉美人骨子里。拉美地区荒诞的鬼神观的存 

在，同样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影响。白鹿原和马 

孔多的人们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思想启蒙，落后 

保守的思想意识在突如其来的改变面前显得弱不禁 

风，其骨子里的这种集体无意识 ，对于推动民族的发 

展确实是无益的，但这种集体无意识却造就了瑰丽 

的魔幻色彩。鬼神的变幻不仅形成了各 自民族独特 

的文化韵味，而且成就了《白鹿原》和《百年孤独》这 

样伟大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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